
他用尘埃作画，记录博物馆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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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大学艺术
与考古博物馆建设期
内，艺术家郎水龙在工
地现场，陆续创作了一
百余件以尘埃为主创
材料的作品。“他用极
简单的材料（亚麻布上
的尘埃），为当今全球
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
中国乃至全世界描绘
了一幅发人深思、广受
关注的景象。”英国著
名艺术评论家路易斯·
毕格斯评论道。

“借风为笔，扬尘为墨”。
郎水龙把画布平铺于工地地

面。接着，他把工人们用的铁锹、镐、锯
等工具，还有工地上废弃的钢筋、螺丝、
铁钉等，摆放在画布上。

他开始等待。等待施工扬起的灰尘
飘落。随后，他小心翼翼地取走积满灰
尘的工具或工地弃物。画布上只留下灰
尘，还有工具和弃物的留痕。

他喷上一层用于固定灰尘的透明胶
液。画布上的尘埃，有着淡淡的光晕。

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简
称浙大艺博馆）五年建设期（2013
年-2018年）内，艺术家郎水龙用他独有
的方式，在工地现场，陆续创作了一百余
件以尘埃为主创材料的作品。

他说，无法确认在他之前，是否有人
用这样的方式创作。

2018年10月，郎水龙受英国皇家
艺术学院之邀，赴伦敦举办了这套作品
的专题展览。

“他用极简单的材料（亚麻布上的尘
埃），为当今全球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中
国乃至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发人深思、广
受关注的景象。”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路
易斯·毕格斯评论道。

记录一座博物馆的诞生
12年前，当浙江大学决心建博物馆

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拥有服务文明
史、艺术史通识教育的博物馆。

2008年底，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
物馆常务副馆长楼可程一行受命去美国
考察大学博物馆。在纽约，他们在洛克
菲勒大厦看到了一组文献档案：画家用
画笔记录了大厦从破土动工到竣工的全
过程。那是将近一百年前，摄影术还不
发达。

“未来的浙大博物馆建设，一定要有
图片档案，记录建设的全过程。”楼可程
说，这是浙大艺博馆筹备组的共识。

2011年，浙大艺博馆设计图纸出来
后，楼可程开始寻找一个合适的摄影
师。他打听到了郎水龙：1986年从中国
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可谓美术科班；附中
毕业后即去浙江摄影出版社任编辑，后
又调到中国美院摄影系任教，摄影是他
的专长。

彼时的郎水龙，正在进行房地产摄
影。

但他完成的房地产摄影集中，都只有
房子，没有人。影集中没有出现的民工
——房子的建设者，虽然不是房子的享用
者，但正是他们的贡献，助力城市的成长。

作为一个艺术家，郎水龙觉得过去
的作品没有更好地表达他的这些观察。
他等待新的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他的新使命是记
录浙大艺博馆的建设历程。“博物馆自身
不就是记录、承载历史的地方吗？没有
比这更好的机会了！”郎水龙抑制着内心
的激动。

2013 年
的春天，郎水
龙按下快门，
拍下了浙大艺
博馆打下第一
根桩的那一
刻。终于，经
历五年的准备，
被称为中国第
一家大学生艺
术史通识教育
的教学博物
馆，开工了。

铁锹和尘埃成了作
画材料。

“种房子”的人给他灵感
郎水龙穿着防尘服，戴上安全帽，戴上口罩，像个拾

荒者出没于工地。
起初，工人们把他当监工。看到他出现，他们立即

把扔在地上的头盔戴上。
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人有点特别：他有令人印象深

刻的发型——银白色的头发，梳着马尾辫。他身上总是
背着相机，这里拍拍，那里拍拍。

在最初的设想里，郎水龙也应该用影像记录博物馆的
建设者。比如，抓拍工人劳动的瞬间，表现劳动者的伟
大。

他在工地上穿梭，觉得自己对工人并不陌生。因为，
他们弯着腰，挥汗如雨，一如在农田里的身姿。而他，来自
杭州富阳新登镇的农村，父母就是农民。16岁的时候，才
因为考上美院附中来到城市。

一度，郎水龙不知道他的创作该如何突破。
但是他继续在工地上徘徊。2014年夏天，他戴着安

全帽和口罩，走进刚刚结顶的博物馆大厅，小心地避开地
上堆满诸如铁丝、铝板等切割后的弃物。一阵风吹过，粉
尘扑面而来。在他眼前晃动着的工人，正在扛的扛，抬的
抬，并不理会他。显然，他们习惯在粉尘里的劳作。

郎水龙眯着眼睛，拍打着身体，透过那窗口射进来
的阳光，看到尘埃飞舞。

他不再困惑。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这些尘埃、碎
屑、弃物及其衍生的图像，或许才是整个建设过程最好
的见证。”

他真的干起了拾荒的活：开始把工人们用剩的铁
丝、铁钉、螺丝、破手套，还有他们丢弃的鞋子、牙膏、香
烟壳、啤酒瓶都一一检来，摆放在他的工作室——一个
离工地一百余米的集装箱内。

郎水龙开始在工地上做
实验：尘埃是以怎样的速度在
画布上积累的？用什么材料、
如何固定尘埃？那是 2014 年
的夏天。

那天，他穿着防尘服，戴着
安全帽和口罩，在室内拍了一个
小时，汗流如注，感到闷热无
比。他又在烈日下走回到工作
室——那个装有空调的集装箱，
擦了一把脸，顿感惬意无比。

到了冬天，他的实验已告
一段落。他望着那布满脚手
架的建筑物，想象着竣工后的
博物馆，开始信心满满地创
作：一张绢放在大厅的某个角
落；上面摆着他在工地上捡来
的几块大小不一的木板。然
后，他知道只需要等待。终
于，木板取走后，留下了影影
绰绰的建筑物，描绘博物馆形
象的《蓝图》诞生了。

接着，工地上收集的各种
工具和工人的弃物也上了画
布、宣纸、册页。

一些人读出了其中的象
征意味。

比如，《基本工具》中的铁
锹，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
院教授缪哲看来，“孤独地矗

立于尘埃，稳定而严峻，宛如
丰碑”。

有些画面有“某种神秘主
义的色彩”。“画面中并非没有
人，人像幽灵一样隐匿其中。”

除了这一百余件与摄影、
绘画、雕塑、装置的关系显得
暧昧不清的作品，郎水龙同时
也提供了一部纯粹的影像作
品。它记录了浙大艺博馆的
建设：虽然没有故事情节，但
有工人们各种劳作的细节：搅
拌水泥、锯木、砌砖、刷墙……
没有动人的音乐作为背景，人
们不时听到的是切割敲击时
的各种噪声。

这部影像作品的开头是
这样的：脚手架林立的建设工
地，重型卡车来来往往。近处
是河塘。一只白鹭从空中飞
过。远处，是灰蒙蒙的天空。

他将这部影像作品取名
为《尘埃之光，2015-2018》。

这部时长 9 分 27 秒的作
品，至少有三次出现漫天飞舞
的尘埃。

“那被人所忽略的……尘
埃，在独特的呈现下，宛如夜
空中闪烁的星辰，辉煌而壮
丽。”缪哲如是说。

郎水龙没有想过，他的作
品会拿约翰·莫尔绘画奖（中
国）大赛的一等奖。

2015年，一个朋友看了存
在手机里的那张《基本工具》
的照片，告诉他：你何不向一
个十分公平的奖项投稿？

这是约翰·莫尔绘画奖，
1957 年创办于英国的当代绘
画奖，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
已连续举办30届。一份这个
奖项的介绍材料宣称，“60 多
年来，它一直在英国绘画中具
有领导地位，其一等奖获得者
被视为国家绘画比赛的最高
荣誉。”

2010年，这个奖项正式引
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合作单
位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组织者称，这个奖项的最
大特点是匿名评选机制，“它
对艺术家的不同创作经历和
特殊的绘画实践没有任何偏
见。”同时，每届赛事的评委会
都由不同的评委组成。

参与组织活动的上海大
学美术学院副教授凌敏说，评
委在不知晓艺术家姓名的前
提下，有义务以纯粹的艺术眼
光对作品作出选择，并且不带
任何偏见或利益纷争。

“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还
是历史的载体。”凌敏强调这
个奖项的宗旨，是通过评选出
优秀作品，来留存一段历史。

三名英方评委与两位中
方评委——被认为在当代艺
术界有代表性的艺术家，组成
了评委会。最终，评委会从来
自34个省份的2850个投稿人
中选择了郎水龙，并宣布其作

品《基本工具》是2016年第四
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大
赛的唯一一等奖。

郎水龙获大奖时，人们发
现，此前，他没有拿过任何奖。

当《基本工具》入选 2019
年第13届全国美展并作为进
京展出的作品时，人们又发
现，他不是中国美协会员。

不过，国际艺术界显然没
有轻视他的作品。2016 年以
后，他应邀参加了英国唯一的
双年展——利物浦双年展，作
品在利物浦国家美术馆展出。

2018年10月，郎水龙，这
位时年53岁的中国美术学院
摄影系讲师，受到有183年历
史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邀
请，前往伦敦举办个展。

以铁锹、镐、锤等工具为
母题，以建筑工地里各种粉
尘、混合物，如水泥、尘埃、木
屑、铁屑、涂料、油漆等作为绘
画主要材料的作品，堂而皇之
地走进了这家学术声誉冠冕
全球的艺术学府。

参 观 者 站 在 画 作 前 流
连。他们看到有的画面上有
昆虫爬过的留痕，称这是“神
来之笔”。他们看到有的画面
上有粉尘坍塌滑坡的样子发
问时，郎水龙解释道：“那是有
阵风拂乱浮尘、空气湿度的升
降造成，还有工人劳作的干扰
……我是将错就错。”

“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
样子。”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厅，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先生通过
翻译告诉郎水龙，“我仿佛闻
到了灰尘的味道。”

据新华社

工地收集的各种工具及建筑材料。

这里只有尘埃一般的无名者

艺术是历史的载体

郎水龙工作照。

2019年，浙江大学艺
术与考古博物馆《尘光》个
展海报。


